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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4. 朱子理氣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姓名：許輝程

	朱子說：「氣本無先後之可言。」卻又說：「有理便有氣。」以理為先，氣在後；這兩個講法在朱子的學說中如何得到協調？請予說明。



	在朱熹的哲學體系中，無形而不空的太極乃是宇宙終極本體，是總攝宇宙之理，無極是相對太極而言，是無形而不可述的終極本體。他說：「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？無形器之物耶？若果無形而但有理，則無極即是無形，太極即是有理明矣。」太極與理皆無形，二者同為本體範疇，然太極又可說是總一理與萬理，是天地萬物之根源，無邊無際、無始無終。他說：「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，古今，顛撲不破者也。」太極分陰陽，氣之動者謂之陽，氣之靜者謂之陰，氣充塞宇宙之間，不斷的流行變化，生化一切事物。理不能感知，亦不見有動靜，因陰陽之氣而後知，理氣兩者相分不相離，並不斷地運行。
 

朱子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，天地、人物均以理為存在的根据。他說：「宇宙之間，一理而已。天得之而為天，地得之而為地，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，又各得之以為性。」。他又說：「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也只是理。有此理，便有此天地；若無此理，便亦無天地，無人無物，都無該載了。」宇宙之間只有一個理，理是永恆的宇宙本體，無所不在，無時不有。有理才有天地，無理就無天地。理是先於天地而存在，在萬物產生之前，理已經存在；當萬物消盡之後，理亦無所謂存在。理涵蓋並主宰天、地、人、物，是永恆的、超時空的形上本體。

 

在朱子體系中，理是實有，非空非無，他說：「天下之理，至虛之中，有至實者存；至無之中，有至有者存。夫理者，寓於至有之中，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。然而舉天下之事，莫不有理。」理無形無影，因其不可目擊，故至虛至無；理至深至微，因其派生萬物，故又至實至有，理可說是虛無與實有的統合。又說：「萬物皆有此理，理皆同出一原。……物物各具此理，而物物各異其用，然莫非一理之流行。」他認為理只有一個，即是主宰天地萬物之天理，然此理與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，通過分殊之萬物表現出來的物理，都是統一的，不能分割的，如月印萬川，彼此是有關連的。理既是宇宙的本體，又是具體事物的規律，但本體之理與規律之理的區別在於，本體之理只有一個，規律之理則隨物而異，本體之理是有理才有物，規律之理是有物則有理。

 

朱子說：「天之生物，有有血氣知覺者，人獸是也；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，草木是也；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，枯槁是也。是雖其分之殊，而其理則未嘗不同；但以其分之殊，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。」前一個理是本體之理，物雖不同，但分殊之萬物皆以天理為共同的根据，其「未嘗不同」的理即是宇宙的本體；後一個理是規律之理，理在分殊的萬物之中，物不同故理不同，其「不能不異」的理是事物的規律。他又說：「人物之生，天賦之以此理，未嘗不同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。」人與萬物由理派生，此理為一，是本體之天理；人物之生由於稟氣的不同而有異，具體事物之理隨物之不同而相互區別，此理各異，是規律之物理。

 

 

朱子說：「天地只是一氣，便自分陰陽，緣有陰陽二氣相感，化生萬物，故事物未嘗無對。」又說：「氣之流行，充塞宇宙。」宇宙原先只得一氣，陰陽二氣之分是自然而然的，二氣相感能生化萬物。天地、人物都由氣化而來，由氣所構成，氣貫穿在一切事物之中，整個宇宙都是氣流行的場所。他又說：「天地之化，包括無外，運行無窮，然其所以為，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。其動靜、屈伸、往來、升降、浮沉之性，雖未嘗一日不相反，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無也。」氣包含著相互對立，又相互作用的陰氣和陽氣，陰陽二氣的相感相應，是事物產生的原因。故天地間一切現象的產生，都離不開相反相成，而不可相無的氣。

 

朱子把理氣二分並不意味著宇宙有兩個各自獨立、性質不同的本原。他說：「若論稟賦，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，故有是氣，則有是理，無是氣，則無是理，是氣多則是理多，是氣少即是理少。」天地之始，只存在著一氣，陰陽二氣的生化構成萬物，然後才有了萬物之理。就此而言，此理在氣之後，有氣則有理，氣的多少決定理的多少。就萬物稟賦意義上的理氣關係看，這裡的理，其主要涵義是指事物的規律，事物決定其規律，規律之理從屬於事物之氣。又說：「二氣五行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。」由於陰陽五行的生剋制化，萬物得以變化無窮，而萬物也得因之以生生。

 

 

朱子認為理和氣的關係是密切的，但彼此相互之間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。從宇宙本原看，是先有理後有氣。朱子說：「所疑理氣之偏，若論本原，即有理然後有氣，故理不可以偏全論。」氣有偏全，而理作為宇宙本原是沒有偏全的。理是氣之主宰，而且是天地萬物之所存在的根据，理通過氣的變化流行來生長發育萬物。又說：「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也只是理。有此理，便有此天地；若無此理，便亦無天地，無人無物，都無該載了！有理便有氣流行，發育萬物。」朱子認宇宙之出現是為先有理，有理才有氣化流行，發育萬物。氣雖然充塞宇宙，具有生人、生物的功能，但卻是在理為宇宙本原的前提下進行的。

 

朱子雖然謂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，但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。他說：「理未嘗離乎氣，然理，形而上者，氣，形而下者。自形而上下言，豈無先後！理無形，氣便粗，有渣滓。」又說：「形而上者，無形無影是此理；形而下者，有情有狀是此器。」理是形上，無形無影、無聲無嗅，它不具有物的實質，是精神性的，它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，是超越形體的。氣是形下，有渣滓，聚而成形，是物質性的材料；器有形狀，屬有形之物，能被感知。朱子以理為宇宙本體，而把氣及氣範疇所具有的內涵、功能和屬性納入其中，認為氣雖然具有陰陽消長變化，生人生物的功能和屬性，但氣本身不是宇宙的本原，生人生物以及事物運動變化的根据在於氣之上的本體之理。

 

朱子說：「天地之間，有理有氣。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；氣也者，形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。是以人物之生，必稟此理，然後有性；必稟此氣，然後有形。其性其形，雖不外乎一身，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，不可亂也。」理和氣有本末關係，事物本身之生存、出現必有其機因，即事物還未存在時，事物的理可以預先存在，這個理決定了後來事物存在的性質，是為「生物之本」。而事物之存在亦必有些因素支持，或可謂之氣，以作為其存在的基礎，是為「生物之具」。即任何事物尚未產生的時候，這些事物的規律、法則、原理已經存在，由此而得出一切事物的法則，包括人類社會的各種原則都是永恒存在的。

 

 

在理論上雖說是先有理後有氣，但理與氣可以是本末、體用、主從等的關係。朱子說：「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，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。蓋自理而言，則即體用在其中，所謂一原也；自象而言，則即顯而微不能外，所謂無間也。」理與氣雖有體用之分，但顯微同體，互不相外。又說：「謂此器則有此理，有此理則有此器，未嘗相離，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。」理寓於形器之中，形器中可尋到物之理，理氣二者可謂如影隨形之緊密，不能說先有形後生影，實際上理氣是無先後之可言。一物之理只在一物中尋，形器之外便無物之理，亦無天之理，只有通過物象而明理才能認識事物。

 

理氣的關係可以是依傍的、騎乘的意思。朱子說：「理非別為一物，即存乎是氣之中，無是氣，則是理亦無挂搭處。」理可以是無動靜的，而氣則是有生化活動的，因此當理存在於氣之中，氣是理乘載搭寓其上的運動體，這樣一來，理雖無動靜，因乘載在動靜的氣上，就有了相對的動靜。從這個意義上，朱子以理氣有則皆有，協調了理先氣後的說法。又說：「陰陽是氣，才有此理，便有此氣；才有此氣，便有此理。天下萬物萬化，何者不出於此理？何者不出於陰陽？」理氣相依不離，共存於事物之中。理不離氣，是指理不是孤立懸空的存在，它須通過氣得以表現，無氣則理無可表現，故理氣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。

 

朱子說：「蓋氣則凝結造作，理卻無情意，無計度，無造作，只此氣凝聚處，理便在其中。且如天地間人物、草木、禽獸，其生也莫不有種，定不會無種子自地生出一個事物。這個都是氣，若理則只有個淨潔空闊底世界，無形跡，亦卻不會造作；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，但有此氣，則理便在其中。」理與氣雖各有其特性，然二者相互結合才能衍生萬物，故不能只有氣沒有理，也不能只有理而無氣。又說：「所謂理與氣，此決是二物。但在物上看，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，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。若在理上看，則雖未有物，而已有物之理；然亦但有其理而已，未嘗實有是物。」在實踐上理氣是相即不離，不可分割，二者實為一體兩面，可分可合，故單獨的論理或論氣是不妥當的。

 

朱子說：「有是理，必有是氣，不可分說。都是理，都是氣。那個不是理，那個不是氣？」又說：「天下未有無理之氣，亦未有無氣之理」。天理要通過氣才能顯現，氣要通過物之理才能運行，即萬物的生化根源雖是本體之理，但萬物亦各自依規律之理而生化；天理與物理兩者是相互根据的，理氣二者是相互依存的，之間的關係密切。又說：「自太極至萬物化生，只是一個道理包括，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，但統是一個大源，由體而達用，從微而至著耳。」人類對宇宙所知仍有限，只能依象取義而略分理氣，宇宙是虛還是實仍無定論，既非人認知能力所能驗證的，則「理先氣後」或「理無先後」便不存在著矛盾。理氣表現了本體和現象、抽象和具體的統一，是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，是一個道理而矣。但朱子的意思還不止於此，背後還有倫理道德的價值觀念，是從人生實踐方面理解兩者的關係。

 

朱子認為宇宙萬物有統一的、普遍的法則，這是天理；而每一事物又有自己的特殊本質和規律，這就是物理。具體事物的理既不相同，所以需要格物，各種具體的物理又共同體現了普遍的天理，所以又要貫通。格物窮理是要找尋最高的天理，而仁義禮智是天理之總名，是組成天理的件數，具有倫理道德的涵義，也是治理社會國家的准繩。朱子說：「天理既渾然，然既謂之理，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，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是有一個道理不相混雜。……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，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。」朱子認為倫理道德須通過具體的道德行為表現出來，否則就無從說起。他指出理具有客觀實在性，仁義禮智之體是實，其發見為用也是實，把道德原則歸之實有，以此來規範人們的思想言行，這是其天理自然的思想在道德領域裡的貫徹。

 

在朱子的天道論中，理氣的關係就是本末體用、主從騎乘的問題，理氣是不即不離的，體用無間的，在茫茫天數中，本身就無先後之可言。雖然他有時強調「理先氣後」，但有時又說「理氣無先後之可言」，從思辨上存在著一些矛盾，給人難以理解；在宇宙論中亦有些偏差，這是其不足之處，也可說是古代科學水平不高之緣故。但這些矛盾從不同層面驗證實踐，是可以協調的，因為朱子認為天理最終是以道德實踐為依歸。他以仁、義、禮、智為體，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為用，目的是為儒家的理論尋找客觀依据，以抗衡佛教舍去倫常關係的偏差。他認為常人具有道德概念，能明理而實踐道德行為，用理性化解情欲，不使身心放任不羈，就已經是體現了天理真義。而且朱子的學說，最有價值的不是在天道論，而是在心性與功夫論，故強分理氣先後，實際上無多大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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